
	远离疯狂的人群

	 

	第一章 

	 

	描述农民橡木事件

	 

	 

	当农民的橡木笑着时，他的嘴角散开，直到他们耳朵不重要的距离，眼睛被缩小了，发出皱纹，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皱纹，就像在上升的初步草图中的光芒一样。太阳。

	他的基督徒名字是，在工作日，他是一个健全的判断力，容易的动议，适当的衣服和一般的良好品格的年轻人。 星期天，他是一个有朦胧意见的人，而不是推迟，并受到他最好的衣服和雨伞的阻碍：总的来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在道义上占据了在圣地亚哥人民之间的广泛的中央空间教区和醉酒的部分，也就是他去教堂，但当会众到达尼克信条时，私下里打呵欠，想到晚餐时，他打算听讲道。 或者，当他的朋友和评论家发脾气的时候，说出他的性格是舆论的大小，他被认为是一个坏人; 当他们高兴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人; 当他们既不是，他也是一个人的道德颜色是一种胡椒盐混合物。

	由于他的寿命是星期六的工作日的六倍，橡木在他的旧衣服中的出现最为特别的是他自己的 - 他的邻居形成的精神画面，想象他总是穿着这样的衣服。 他戴着一顶低洼的毡帽，在基地紧紧地夹在头上，在大风中安全保护，还有一件像的外套。 约翰逊的; 他的下肢被包裹在普通的皮革绑腿和靴子上，强大的，给每个脚一个宽敞的公寓，这样构造，任何穿着者可以一整天站在河里，不知道什么潮湿 - 他们的制造者是一个认真的人，努力补偿对于任何缺点，他的剪裁由无与伦比的维度和坚实性。

	先生。 橡木通过观察手段带着他，可以称之为小银钟;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手表的形状和意图，和一个小时钟的大小。 这种仪器比橡树的祖父年长几岁，具有太快或不太好的特点。 手中的较小者也偶尔在枢轴上滑落，因此，尽管精确地告诉了会议记录，但没有人能够确定他们所属的时间。 他的手表橡木的停止特性被颠簸和震动补救，他通过与太阳和星星的不断比较和观察，从其他两个缺陷中逃脱了任何邪恶的后果，并将他的脸靠近他的邻居的窗户直到他能辨别出绿色时间守护者内的小时。 可以提到，由于其裤子的腰带（在背心处偏远的高度）有一些较高的情况，因此橡皮筋很难进入，手表是通过扔身体而被拉出来的一方面，压缩口腔，面对只有大量的红润的肉体，因为需要的劳动，并用链子绘制手表，如从一个水桶的桶。

	但一些周到的人，在十二月上旬的某个晴朗的日子里，看到他走过他的一个田野 - 阳光明媚，极度温和 - 可能会把这些橡木橡木与其他方面相比较。 在他的脸上，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许多年轻人的色调和曲线都是为了成年而进行的，甚至还留在他的远处，一些男孩的遗物。 他的高度和广度已经足够使他的存在强大，如果他们被适当考虑展出。 但一些男人有一种方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心灵比肉体和肉质更加负责，这是一种通过展现他们的方式来缩小他们的尺度的方式。 从一个平静的谦虚，将成为一个背景，这似乎不断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世界的房间没有很大的要求，橡木无情地走着，微弱的可感知的弯曲，但不同于鞠躬的肩膀。 如果他认为他的评估更多地依赖于他的外观而不是穿着好的能力，那么这可能被认为是个人的缺陷。

	他刚刚到了生活的时代，“年轻人”不再是“人”的前缀。 他处于阳光勃勃发展的最亮时期，因为他的智力和情绪明显分开，他已经过去了青春的影响力不分青红皂白地混合着冲动的时刻，他还没到达舞台，他们再次变得团结一致，在偏见的性质，受到妻子和家庭的影响。 总而言之，他二十八岁，还有一名学士。

	他今天早上的领域倾斜到一个叫山的山脊。 通过这座山脉的刺激，奔跑在明星和白垩牛顿之间的高速公路上。 随便瞥了一眼树篱，橡树看到下面斜坡上摆着一个装饰性的春天的手镯，涂上黄色和高亮的标记，被两匹马画上，一个摆放着垂直垂直鞭子的马鞭。 车子上装满了家居用品和窗户，整个顶点都坐在一个女人身上，年轻漂亮。 当车辆在他的眼睛下面停下来时，没有看到超过半分钟的视线。

	“车子的尾巴走了，想念，”瓦格纳说。

	“那我听说它倒塌了，”女孩说，柔软，虽然声音不是特别低。 “我听到噪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山了。”

	“我会跑回来的。

	“做，”她回答。

	那些明智的马站得很完美，而且在遥远的时候，瓦格纳的脚步越来越昏暗。

	荷载首脑会议上的女孩坐起来不动，用桌子和椅子围起来，双腿向上，由橡树沉淀支撑，并在前面装饰有天竺葵，桃子和仙人掌，以及笼养的金丝雀，大概来自房子的窗户刚刚腾空。 一只柳树篮子里的一只猫，从半开闭的眼睛的部分打开的盖子上，深深地调查了周围的小鸟。

	那位帅气的女孩在她的地方等了一段时间，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把金丝雀跳上监狱的栖息地。 然后她仔细地向下看。 它不在鸟，也不在猫身上; 它是在一个长方形的包裹捆在纸上，躺在他们之间。 她转过头来学习马槽来了。 他还没有看到 她的眼睛回到包里，她的想法看起来就是在里面。 总之，她把文章拉到她的腿上，解开了这张纸; 披露了一个小型的秋千的镜子，她开始仔细调查自己。 她分开嘴唇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早晨，太阳照亮了她身穿红色夹克的猩红色，在她明亮的脸孔和黑头发上涂上了柔和的光泽。 她周围的桃红色，天竺葵和仙人掌是新鲜的和绿色的，在这样一个无叶的季节，他们投入了马，车，家具和女孩的独特的春分魅力的全部关注。 什么让她沉迷于麻雀，黑鹂以及独立观众的不知情的农民的视野，无论微笑开始是如何，以测试她在艺术中的能力， - 不知道; 它真的以真正的笑容结束了。 她自己脸红，看到她的反光腮红，脸红了。

	从习惯的地方和这种行为的必要场合的变化 - 从卧室的穿衣时间到出门的时间 - 借给闲置的契据，它没有本质上拥有的新奇。 图片是一个微妙的图片。 女人的规定性虚弱已经缠绕在阳光下，穿着它的原创性的新鲜感。 一个愤世嫉俗的推论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认为现场，慷慨，虽然他会失望。 没有必要，因为她看着玻璃。 她没有调整帽子，还是拍她的头发，或者按一个凹坑的形状，或做一件事来表示这样的意图是她采取玻璃的动机。 她只是将自己视为女性化的大自然公平产品，她的想法似乎滑落到遥远的地步，尽管可能是戏剧，男人们将扮演一个可能的胜利的一部分 - 微笑是一个阶段，表明心脏是想象中失败，赢了。 不过，这只是猜测，整个系列的行为都是如此的不屑一顾地提出来，以为使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任何部分。

	麦克风的步骤被听到回来了。 她把玻璃放在纸上，再把它放在一起。

	当车辆过去时，退出了他的平静点，下降到路上，沿着车辆到达收费公路，超出了山底，他的沉思的对象现在停止支付收费。 当他听到争执时，他和门之间仍然有二十个步骤。 有钱的人和收费酒吧两人之间的差异是有区别的。

	“ ”“”“”“”“”“”“”“”“”“”“”“”“”“”“”“”“”“”“ 这些都是瓦格纳的话。

	“非常好，然后错误的侄女不能通过，”收费公路关闭门关闭门口说。

	橡树从一个到另一个争议者看，陷入了一个遐想。 有两点的音调显着地微不足道。 三权利有一个确定的价值作为金钱 - 这是对一天工资的明显的侵权，因此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两人 - “在这里，”他说，向前走，把两把手交给守门员; “让年轻女子过世。” 他抬头看着她; 她听到他的话，低头看着。

	的功能在他们的形式中完全遵循的美丽之间的中间线。 约翰和犹太人的丑恶，就像在他参加的教会的窗口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没有一个单一的线条可以被选出来，被称之为有价值的区别或臭名昭着。 红夹克和黑头发的少女似乎也这么认为，因为她不小心扫视了他，并告诉她的男人开车。 她可能会看着她感谢一分钟，但她没有说话; 更可能的是，她没有觉得没有，因为在获得她的一个段落，他已经失去了她的观点，我们知道妇女如何受益于那种。

	守门员对撤退车进行了调查。 “那是一个英俊的女仆，”他对橡树说。

	“但她有她的错，”说。

	“真的，农夫”。

	“而且他们中最伟大的还是好的，总是这样。”

	“打败人们啊，”是的，“是的。

	“不，”

	“然后怎样呢？”

	，也许有点被旅行者冷漠的一点点，看了一眼，他目睹了她在套期保值的表现，并说：“虚荣心”。 

	 

	 

	 

	第二章 

	 

	晚上 - 羊群 - 一个内部 - 另一个内部

	 

	 

	在圣诞前夕几乎是午夜。 托马斯是今年最短的一天。 一片荒凉的风从山上北部徘徊，橡树在几天前的阳光下看着黄色的瓦车及其乘客。

	诺莫科姆山 - 不远处是孤独的收割机，是向路人建议的一个景点之一，他正处于接近不可毁灭的形状，几乎与地球上发现的一样。 这是粉笔和土壤的一个无特征的凸起 - 这些平滑轮廓的全球突起的普通标本，可能会在一些伟大的混乱日子保持不受干扰，当时更加高大的高度和眩晕的花岗岩悬崖倒塌。

	山顶被北部被一个古老而腐烂的山毛榉树覆盖起来，山脉的上边缘在山顶上形成了一条线，像弧形的鬃毛一样横过天空弯曲的曲线。 夜晚，这些树木从最尖锐的爆破中躲避南部的山坡，这些爆破声破坏了木头，浑身发声，浑身发声，或者在一个被削弱的呻吟声中淹没在它顶端的树枝上。 沟里的干叶在同样的微风中煨了起来，空气中的舌头偶尔溜出了几根，并将它们甩在草地上。 在死亡人数中的最新的一组或两组最近一直持续到这个冬天的时候，他们穿过它们的树枝，并用智能水龙头坠落在树干上。

	在这个半木半裸的山丘之间，以及它的首脑会议模糊地指示的模糊的静止的地平线，是一个神秘的无耻的阴影 - 这个声音暗示着它隐藏着与这里特征的相似之处。 薄薄的草，或多或少地涂在山上，被不同力量的微风所感动，几乎具有不同的性质 - 一个大大地摩擦着刀片，另一个狠刺他们，另一个像柔软的扫帚一样刷牙。 人类的本能行为是站立听，学习右边的树木和左边的树木在大教堂合唱团的正常的反刍中彼此相遇或相撞; 如何将树篱和其他形状背风接着抓住笔记，将其降低到倾向啜泣; 匆忙的阵风又如何向南流下来，不再被听到。

	天空清晰明确 - 所有星星的闪烁似乎只是一个人的悸动，以一个共同的脉搏计时。 北方的星星直接在风中，从晚上起，熊已经向东摆动了一圈，直到他和子午线正交。 在英格兰看到的恒星中的颜色差异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察觉的。 的主权辉煌刺耳的眼睛闪闪发光，被称为的明星是黄色，和闪耀着火红色的。

	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午夜，孤独的人站在一座小山上，这个世界东方的卷轴几乎是一个明显的动作。 这种感觉可能是由于星空过去的地球物体的全景滑翔，这在几分钟的静止中是可以察觉的，或者是由山上提供的空间，或风的孤独感，或孤独的更好的前景引起的。 但无论其起源如何，骑马的印象是生动而持久的。 运动诗是一个很有用的词，要享受这种满足的史诗般的形式，有必要在一小时的一个小时内站在山上，并且首先扩大了与大量的差异的感觉这个文明的人类，在这个时候，他们一直在梦寐以求，无视所有这样的诉讼，长期悄悄地看着你们通过星星的进步。 在这样的夜间侦察之后，很难回到地球，相信这种雄伟超速的意识源于一个微小的人性框架。

	突然间，一阵意想不到的声音开始在这个地方听到，反对天空。 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在风中无处可寻，而且在自然界中找不到的序列。 他们是农民橡木长笛的笔记。

	这个调子不会不受限制地流入露天：它似乎以某种方式闷闷不乐，而且在传播高度还是广泛的权力上总是被削弱了。 它来自种植园对冲下的一个小黑色物体的方向 - 一个牧羊人的小屋 - 现在呈现一个未启发的人可能对其意义或使用感到困惑的大纲。

	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是一个小的诺亚方舟在一个小小的，允许方舟的概念轮廓和一般形式的玩具制造者之后，这些手段建立在男人的想象力最坚固，因为最早印象 - 作为一个近似的模式传递。 小屋站在小轮子上，从地面上抬起地板一英尺左右。 当羊羔季节来临时，这些牧羊人的小屋被拖进田间，在每天晚上的强迫下庇护牧羊人。

	只有后来，人们才开始叫“农夫”橡树。 在此之前的十二个钟头期间，他已经得到了工业和长期精神的持续努力，出租了诺森科山一小部分的小羊场，并存放了两百只羊。 以前他已经是一个执法官很短的时间，而且还是一个牧羊人，从小时候就帮助父亲抚养大东主的羊群，直到老子沉没休息。

	这个冒险，毫不费力，独自一人，进入农业的道路，作为主人，而不是男人，羊的进步还没有付出，是一个关键的橡木的关头，他明确表示他的立场。 他的新进展中的第一动作是羔羊，羊从他的年轻一直是他的专长，他明智地不把这个季节的待遇任务列为雇佣或新手。

	风继续围绕小屋的角落，但长笛停止了。 在小屋的一侧出现了一个矩形空间的光，并且在打开了农民橡木的身影的轮廓。 他手里拿着一盏灯笼，关上了他的门，向前走了近二十分钟，在这里出现和消失的灯笼灯光亮起来，使他变亮，使他变暗之前或之后

	橡树的动议虽然安静，但却很缓慢，而且他们的意见与他的职业一致。 健身是美的基础，没有人可以否认，他的稳定的波动和转变，羊群都有恩典的元素。 然而，虽然如果有时候要求他可以做或想像一件事情，像一个城市的人，更多的是出生的方式，他的特权在道义上，身体上和精神上是静态的，很少或没有什么作为一个规则。

	仔细检查这里的地面，即使只有汪星星，透露，冬天，农民橡木的一部分随便被称为野生坡地，是因为他的伟大目的而被挪用的。 用稻草捣碎的独立障碍物在各种分散的点被卡在地上，在那里，他温柔的母羊的发白形式移动和沙沙声。 由于周围羊毛的增长不断增加，在缺席期间已经沉默的羊铃戒指以更为柔和的色调重新开始。 这一直延续到橡树再次退出羊群。 他回到小屋，带着一只新生的羊羔，由四只足够大的羊组成，一条长满绵羊的小腿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动物整个身体的一半的物质就在目前

	他在小火炉前面放置一小撮干草的生活的小斑点，那里有一罐牛奶煨。 橡木通过吹进来熄灭灯笼，然后捏住鼻烟，婴儿床由被绞线悬挂的蜡烛点燃。 一个相当硬的沙发，由几个不小心丢弃的玉米袋组成，覆盖了这个小居住的一半，这个年轻人伸出手来，松开了他的羊毛围巾，闭上眼睛。 在一个不习惯身体劳动的人的时候，农民橡树就睡着了，

	如现在呈现的，小屋的内部是舒适和诱人的，除了蜡烛之外，还有少量的火焰，反映了自己的色彩，无论它能达到什么，甚至在器具和工具上都能享受到乐趣。 在拐角处站立着羊角，一边的架子上有一些瓶子和罐子，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涉及羊皮手术和物理; 葡萄酒，松节油，焦油，氧化镁，姜，蓖麻油为主。 在角落的三角架上，面包，培根，奶酪和一杯啤酒或苹果酒，由下面的旗子提供。 在规定的旁边放着长笛，他的笔记最近被孤独的观察者叫出来，是一个乏味的时光。 房子通过两个圆孔通风，就像船舱的灯光一样，配有木质滑梯。

	温暖的复兴的羊羔开始 ，，声音就像预期的声音一样，立即进入 耳朵和大脑。 他从最深刻的睡眠转向最醒目的醒悟，同样轻松地伴随着逆向行动，他看着他的手表，发现小时候再次移动，戴上帽子，把羔羊抱在怀里，把它带入黑暗中。 在把小动物放在母亲身后，他站立着，仔细地检查了天空，从星星的高度确定了夜晚的时间。

	指着不安的多的狗星和，在南方的天空中途，两者之间悬挂着雄狮，这个华丽的星座从来没有比现在更生动地燃烧，因为它在风景的边缘翱翔。 蓖麻和 ：：：：：：：：：;;;;;;;;;;; 远处的种植园闪闪发光，像一棵悬挂在无叶树下的灯，而的椅子站立在最高的树枝上。

	“一点钟，”说。

	作为一个没有经常意识的人，他领导的这个生活中有一些魅力，他看着天空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站在静止的地方，并以一种欣赏的精神，以艺术作品超凡的美丽来看待。 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对现场的孤独态度印象深刻，或者是从人类视线和声音的所有指南针中完全抽象出来。 人的形状，干扰，烦恼和快乐都好像没有，似乎在世界阴影的半球上，没有人能救自己; 他可以想象他们都走到晴朗的一边。

	因此，被眼睛伸直的橡树逐渐被认为是以前被认为是在种植园郊外落下的明星，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人造光，差不多在手。

	在晚上发现自己完全孤独，公司是可取的，预期会使一些人害怕; 但是一个更加远离神经的案例是在直觉，感觉，记忆，比喻，证词，概率，归纳 - 逻辑学家名单中的每一种证据中发现一些神秘的陪伴 - 团结起来，劝说它是相当的意识隔离。

	农民橡树朝着种植园方向走过，把它的下层树枝推到了大风边。 斜坡下面的一个昏暗的小块让他想起一个棚子在这里占据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正在切入山坡，使得它的后部几乎与地面平齐。 在前面，它由板钉成柱子，并用焦油覆盖作为防腐剂。 通过屋顶和侧面的缝隙传播条纹和光线，结合了吸引他的光芒。 橡木落后，靠在屋顶上，把眼睛靠近一个洞，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

	该地方有两头母牛和两头母牛。 在后者的一边，一个蒸的麸皮捣碎在桶中。 其中一名妇女过去中年。 她的同伴显然年轻漂亮， 他可以在她的外表上形成决定性的意见，她的位置几乎在他的眼前，所以他以鸟瞰的方式看到她，就像米尔顿的撒旦第一次看到天堂。 她没有发动帽子或帽子，而是把自己包围在一个大斗篷上，这个斗篷被粗暴地甩在头顶上。

	“那里，现在我们回家了，”两个老人说，把她的指关节放在她的臀部上，看着他们的整个身体。 “我希望雏菊现在可以再来一次，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更加害怕，但如果恢复，我不介意打破我的休息。”

	那个年轻的女人，眼睑显然倾向于沉默在最小的挑衅之下，打呵欠了，不用分开嘴唇，不便之处，于是抓到了感染，并以同情的方式打呵欠。

	“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财富支付一个人做这些事情，”她说。

	“我们不是，我们必须自己做，”另一个说， “如果你留下来，你必须帮助我。”

	“好吧，我的帽子走了，但是，”年轻人继续说。 “我想，它已经过去了对冲，这种轻微的风抓住了它的想法。”

	直立的母牛是德屯品种，被一大堆印度红色的紧身温暖的皮毛包裹起来，从眼睛到尾巴都是绝对均匀的，仿佛动物被沾了这种颜色的染料，她的长背数学水平。 另一个被发现，灰白色。 在她的橡树旁边，现在注意到一天一点的小牛，愚蠢地看着两个女人，这表明不久以前就习惯了视力现象，经常转向明显误认为月亮的灯笼，遗传的本能至今还没有经验的改正。 羊和牛之间的最近一直在山上很忙。

	“我想我们最好送燕麦片，”老太太说， “没有更多的麸皮”。

	“呀，阿姨，一光，我一定会骑过去的。”

	“但没有侧马鞍。”

	“我可以坐在另一边，相信我。

	橡木听到这些言论后，更加好奇地观察她的特征，但是这个前景被披风的掩饰效果剥夺了，而他的高空位置，他觉得自己的细节很好看。 在进行平坦而清晰的检查时，我们会根据我们眼中所需要的内容进行颜色和模具化。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看法，他的估计是非常帅气或稍微如此一直以来，他的灵魂需要一个神性，或准备提供一个。 有一段时间已经知道想要一个令人满意的形式来填补他内部越来越多的空白，他的位置，还提供了最广泛的范围，他画了她的美丽。

	其中一个异想天开的巧合，就像一个忙碌的母亲，似乎从她不懈的劳动中转过身来，使她的孩子微笑，那女孩现在放下了斗篷，还有一件红色的外套， 。 橡树知道她是黄色的运河，桃红色和望远镜的女主角，其实就是那个欠他两。的女人。

	他们把小牛再次放在母亲身旁，拿起灯笼，出去，灯光沉没在山上，直到它不再是星云。 橡木回到他的羊群。 

	 

	 

	 

	第三章 

	 

	一个女孩在马背上谈话

	 

	 

	缓慢的一天开始突破。 即使它的地位也是新的兴趣之一，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除了晚上的事件发生，那里的橡木再次进入种植园。 他在这里逗留和冥想，听到一匹马在山脚下的步伐，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赤褐色的小马，背上有一个女孩，上升了通过牛棚的路径。 她是前一天晚上的年轻女子。 马上想到了她曾经提到的在风中迷失的帽子; 可能她来找它。 他匆忙扫扫沟渠，走了十码，沿着叶子发现了帽子。 把它拿在手里，回到他的小屋。 在这里，他坚持自己，透过骑手方向的漏洞。

	她来了，环顾四周 - 然后在对冲的另一边。 当意外的表现导致他暂停对现在的行动时，即将推进和恢复失踪的文章。 道路通过牛棚后，平分了种植园。 它不是一条蜿蜒路径，只是一条行人的轨道，而这些树枝水平地扩展到不超过地面七英尺的高度，这使得它不可能直立在它们之下。 那个没有骑马习惯的女孩环顾一会儿，好像要保证自己全人类都不在意，然后在小马背上灵巧地倒下，头顶在尾巴上，脚靠在肩上，她的眼睛对着天空。 她滑向这个位置的速度是一个翠鸟，它是一只鹰的无声。 的眼睛几乎不能跟随她。 高大的小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行为，而且一直没有关注。 于是她通过了水平的树枝。

	表演者似乎在马头和尾巴之间的任何地方似乎都在家，这种异常态度的必要性随着种植园的流逝而停止，她开始采用另一个，比第一个更明显的方便。 她没有侧马鞍，很明显，在她下方的光滑皮革上坚定的座位是侧面无法实现的。 像一个鞠躬儿的树苗一样向她垂直垂直，满足自己没有人在视线中，她坐在鞍座所要求的方式，尽管对女人几乎没有期望，并沿着工厂的方向走去。

	橡木很可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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